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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大事

1

章之浩每星期六跟星期天晚上，都要去教堂看看。教堂设在

一个偏僻的脏兮兮的小巷里，小巷很长，到处是水渍跟花花绿绿

的垃圾。不走到教堂旁边，谁也无法想象这里居然还有个教堂。

唯有走到教堂，才豁然显出一种干净跟一种格外的静谧，那别具

一格的建筑以及高大的拱门，烘托出肃穆而温暖的气氛。他也不

晓得，教堂是什么时候变成了类似婚姻介绍所的地方，当然，仅

仅是每星期开放两个晚上，并不是正宗的婚姻介绍所。也许是教

堂也要创收吧，也许是这里的环境适合安抚人们焦虑或痛苦的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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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吧。你望着大厅顶头墙壁上的圣母马利亚，以及那个可爱的小

天使，你还有什么脾气呢？大厅灯光黯淡，却很柔和，气氛也很

安静，似乎无论什么人走进这个地方，都会把挂在脸上的焦虑，

以及对未来婚姻前景的迷茫，通通收入心底，变得十分安详起来。

章之浩看到那些圆桌小小的，每张圆桌只配两张塑料靠背椅

子，有茶，也有其他饮料，那是要给钱的。每到这两天晚上，大

约七点多钟吧，那些女人就影单形只地走进来，悄悄的，没有声

响。走进那道拱形大门，抬起头往里面望一眼，然后，挑一张空

着的桌子坐下来。有人就会把桌子上的红蜡烛点亮，来客再要一

杯茶，或者别的饮料，静静地等待。烛光在脸上飘浮，像是一束

希望之光，那些女人希望今晚能有奇迹出现。来的男人不多，一

旦有男人进来，不论那个男人长得如何，那些女人都要装着有意

无意地看一眼。如果那个男人不看过来，女人们就匆匆地瞟一下，

失望地低下头来，默默地继续想着自己的心思。若是有个男人很

标致地走进来，女人们的眼睛就像无数只蜜蜂般飞过去，粘在那

个男人身上。张张脸上顿时充满了一种期待，一种希望。希望那

个男人在查看那些个人资料时，眼睛能停留在自己名字上。

章之浩也是听人家说过，这是一个可以跟对方见面交谈的地方，

尤其是提供了交谈的环境，不像某些正宗的婚姻介绍所，没有这种

场所，只是登记而已。在这里随意多了，只要你在资料上看中了某

个女人，那女人恰巧在这里等着，你可以马上跟她谈谈，无疑是少

了一些麻烦。当然，也有些女人不一定每次都来，或许被事情拖住了

手脚。那也没关系，只要按照资料上留下的电话打过去就可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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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之浩来过两次，以他犀利的目光，看出那些三四十岁的女

人十分冷落，孤零零地坐一晚，也很少被男人看中。她们脸上虽

然显得波澜不惊，但其实心里是很焦急的，有一种不安跟惶惑。

也有些性格急躁的女人，坐一两个小时，见还没有男人看上自

己，就再也坐不住了，起身把挎包一拎，匆匆地走了。似乎再不

走，就有一种巨大的耻辱伴随着她。也有耐心很好的女人，一只

手撑着下巴，想一阵心思，喝口茶，一直坐到深夜关门才走。这

些人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有些奇迹可能发生在最后关门的那一刻。

章之浩发现，相比之下，那些二十多岁的女人要好些，起码

具备了年龄的优势，青春还在她们时髦的身上，仍若隐若现地

残存着。尤其是长相漂亮的，不时有男人走过来与之交谈。那

些交谈的时间，也有因为感觉或条件的因素，或长，或短，有

时不过十来分钟。只要男人或女人不满意对方的某一点，也就

好说好散了。

章之浩为那些三四十岁的女人感到不平，觉得这有点残酷，

也不太公平，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青春本来就是残酷的。再说

这是愿打愿挨的事，谁也勉强不得。来这里的女人，都是婚姻不

幸的，或离婚，或是丧夫。那些没有结过婚的女子，是断然不会

来这里找对象的。也不知是谁规定的，好像是约定俗成吧，反正

这里成了那些不幸的女人来重新寻找婚姻的地方。

2

章之浩那天听人一说，认为自己到这个地方找女人是正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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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他不可能再找没有结过婚的女人了，也没有这个非分之想。

他是一个很现实的男人，也是一个非常挑剔的男人。他已经离过

三次婚，三次离婚，已经把他离得心力交瘁、精疲力竭了。

章之浩认为，最难缠的是第一次离婚。那次离婚他整整花了

八年时间。那是他在农村找的对象，也是在他认为招工无望的情

况下，几乎是在绝望中，他跟一个认识不到十天的女子结了婚。

他觉得，那是一次太过草率的婚姻。那个女人结婚之后，简直像

从土匪窝跑出来的，说话高声大叫，对他或对崽动不动就打。他

起先简直不相信妻子竟是这么个女人，所以每次都让着她。越让

她 , 她越肆无忌惮，一边哭骂，一边挥动着扁担或菜刀，朝他狠

狠地追来。说他右派崽子，欺侮贫下中农的女儿，那不是翻天了

吗？有一回竟然把他打得头破血流。

章之浩后来被招到县城教书，女人就不再放肆了。尤其是当

他提出离婚时，女人突然一反常态，大声痛哭，苦苦地求他原

谅，甚至跪在他脚下，说她没有读什么书，不要跟她一般见识。

他心里已经凉透了，这个女人太粗暴了，而且越来越丑陋。他主

意已定，坚决要离，崽归他带着。那个女人也有对策，带上崽，

住在他那间小屋子里不走，搞得他连备课或改作业也搞不成，真

是伤透脑筋。

章之浩后来悄悄地又租了一间房子，干脆不回来了。那个女

人也有办法，每天把他堵在教室门口，害得他课也上不成。学校

还是很理解他的，却也劝他不要搞得影响太大。当时他真是无

奈，头脑里曾经闪过杀人的念头。后来那个女人觉得实在无法挽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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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了，竟然提出要带崽，以此来要挟他。一直坚持要崽的他，居

然连想也没想，就答应了。

章之浩有了第一次婚姻的教训，后来就变得小心起来了。其

时他不再教书了，他拉得一手好小提琴，被县剧团挖去了。他左

选择，右选择，跟一个县图书馆的女人结了婚。那个女人委实长

得漂亮，气质又好，男人已去世，只有一个十岁的女儿。同事们

都羡慕地说，他能找到这么个女人，真是艳福不浅。他自己虽然

长得不怎么样，却决心要找一个漂亮的女人，这一回可说是如愿

以偿。女人对他很不错，两人也谈得来。谁也没有料到，仅仅为

了一件小事，又让章之浩产生了离婚的念头。

章之浩记得那是大年三十晚上，三个人在看电视。女人一边

看，一边用刀子削荸荠，削一个就塞进女儿嘴里，削一个又塞

进女儿的嘴里。他原以为妻子削到第三个时，肯定会塞到他嘴

里的，谁知却没有，妻子削到第五个还是给了女儿。他是一个非

常敏感的男人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嘴里却对妻子说，她要吃，让她

自己削嘛。他没有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吃。仅仅为了这一点，他认

为妻子心里没有自己。他并不认为自己太小气，他等了一个又一

个，等了一个又一个，一连等了五个，妻子还没有记起他。像这

样的小事都是如此，以后这个女人什么事也不会挂牵他的。

章之浩那晚上居然一夜都没有睡，觉得很痛苦。而这种痛

苦，又是不能说出来的，况且又是过年。所以，他把这种痛苦放

在心里。一直憋到第八天，也就是大年初八上班了，他突然叫妻

子搬出去，暂时分居一段时间。妻子惊讶不已，问他为什么。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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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冷地说，看来我们之间并没有感情。妻子说，你从哪些事情可

以看出来呢？他当然不会说的，妻子当然也不搬。妻子说，你不

说，我就不搬出去。妻子说罢，上班去了。

章之浩也不吱声，叫了搬家公司，把属于妻子的家具跟衣

服，搬到妻子以前的小屋子里，幸好他有那里的钥匙。这样分居

开始了。他第二任妻子毕竟素质高些，没有吵闹，分居不到半年

两人就离了婚。他这次婚姻，前后只有一年半。

章之浩离婚之后，不想在小县城待了。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

意思了，尤其可憎可叹的是，小县城的人对他的第二次离婚议论

不休。说他头一次离婚还是可以理解的，而这次离婚，也离得太

莫名其妙了吧。他也从不对人解释。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事，没必

要对人家说。有人问起那个女图书管理员时，她更是一头雾水，

说，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离婚。那时剧团已经不景气了，加之

婚姻的不幸，章之浩萌发了来省城发展的念头。

章之浩来省城之前，心里一点底也没有，他没有什么熟人跟

关系。他的运气又很不错，到省城在街上看了看那些招聘广告，

然后一脚踏进一家广告公司。人家问他有什么特长，他指了指

背着的那把提琴，说他会拉小提琴。人家笑起来，说我们这里

又不是剧团，也不是歌舞厅。又问他还有什么特长，他说他能喝

酒，酒量大得惊人，一两斤白酒都没有问题。那家公司正愁没

有喝酒的人，许多单子都因酒桌上的气氛不热闹，硬是签不下

来。他这样一说，双方一拍即合，人家马上任命他为公关部副

主任。



 | 7  | 婚姻大事 

章之浩从来不找小姐，也从不参与娱乐或休闲活动，有点洁

身自好的味道。每次喝罢酒，安排客户唱歌或按摩或桑拿，他就

坐在大厅等着人家出来，再迅速地把单埋掉。想起以前天天吃粉

笔灰，现在天天喝酒，觉得这生活真是有点滑稽。

章之浩来省城半年之后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认识了一个女

会计。那个女人已经离异了三年，带着一个崽，有房子。这对他

来说，不能不是一个诱惑。房子对于他来说，实在是太重要了。

而他又不能不对那个女人做一番考察，万一她像那个图书管理员

一样，只关心她的崽，房子再好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他跟那个女

人同居了四个月，女人就急不可耐地提出结婚。她说虽然没有人

议论她，但老是这样拖下去也不太好吧。其间，他发现女会计还

是不错的，虽然没有那个图书管理员漂亮，却很疼他，什么好吃

的都给他留着，而且很会处理他跟她崽的关系，家务事也不要他

插手，所以他同意了。结婚不到一个月，潜伏在女会计身上的职

业病开始露头了。每天回来，她一边揿计算器，一边 嗦嗦

地对他说，今天买了什么东西，花了多少钱，或是说，这个月的

水电费是多少，电话费是多少，并且乐此不疲地记在本子上。

章之浩惊讶了，甚至怀疑是否换了一个女人。开始他还劝她

不必这样做，只要不是大手大脚，钱自然会在的，也跑不到哪里

去。她却驳斥说，你没有当家，不晓得柴米油盐贵。他厌烦地

说，那你不要当着我的面 嗦。女会计则振振有词地说，既然是

夫妻了，有什么话不可以说呢？开始两人还只是斗斗嘴而已，发

展到后来，居然大吵大闹起来。所以这次婚姻更加短暂，如果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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扯结婚证的那天算起，只有三个月零十天。

3

章之浩离了三次婚之后，现在更加慎重了。他不想单身，还

是向往跟一个相爱的女人过舒坦的生活。他虽然清楚自己快五十

了，人也长得不怎么样，蒜鼻头，嘴巴很大，满嘴酒气，如果没

有戴副眼镜，那真是有点像土匪出身，但他对女人还是十分挑剔

的，他暗暗地告诫自己，再也不能被女人的假象所迷惑了，如果

再发生这样的事，他简直不能原谅自己。快到知天命的年龄了，

看个女人还看走了眼，岂不是白活了几十年吗？所以他给那个尚

不相识的女人，提前定下一个标准，长相呢，起码要有图书管理

员那个样子（他到现在，才发现自己对图书管理员还是有点留

恋，如果她不是那样自私的话），最好没有崽女（他渐渐地觉得，

崽女是一个障碍），总之，要感觉好。

章之浩还告诫自己，也不要太性急，免得又是离婚，离来离

去，简直像一个离婚专业户。

章之浩租了一间小房子，一室一卫，倒也安静。没有女人，

又觉得空荡荡的。所以，在离开那个会计两个月之后，他像一个

舔干了离婚的斑斑血迹的人，重新寻找自己心爱的女人。所以，

章之浩一身整洁地来到这个教堂。来之前，他没有忘记刷牙，把

一嘴酒气刷掉。他像那些男人一样，拿着那些资料翻看起来。如

果看到合适的，有意与之见面，那就交点费用。现在他的心情从

容多了，总是劝自己要慢慢来。他把那些名单翻来翻去，像翻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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饼一样。那些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女人，他一律不考虑。年龄相差

太大，他难以招架。看着看着，他眼睛突然一亮，觉得其中有个

姓王的不错。三十二岁，一米六二，五官长得很好，当然没有图

书管理员漂亮。他一看职业，居然又是会计，心里咯噔一下。她

娘的，又是会计，不由想起第三任妻子那种令人厌烦的 嗦

嗦，所以他准备放弃。又担心错过一个好机会，就安慰自己，也

许此会计不像彼会计，先接触接触再说吧，反正不急于结婚。

章之浩主意一定，就在姓王的名字上点了点。服务台的妹子

告诉他，王女士恰巧来了，在那里坐着的。他顺着妹子的手势看

去，竟然有点激动，没想到事情这么巧，就慢慢地走过去。

章之浩显得十分礼貌，微笑着说，请问，你是王女士吧？王

女士高兴地点点头，说，请坐。她穿着红裙子，白净的脖子上挂

着熠熠发光的金项链。他刚想开口说话，王女士的手机铃声就响

了起来。她对他说了声对不起，迅速地走到一边接电话。他要了

一杯茶，耐心地等待着。王女士的这个电话打得也太久了，至少

有十分钟吧。王女士好不容易打完电话，走过来对他说，对不

起。他说，没什么。刚想问她的情况，她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。

王女士又抱歉地说，对不起，然后走开，用低低的声音说着。他

的感觉一下子不好了，一个离异的女人有这么多电话，搞什么鬼

名堂？而且，这次又是七八分钟。

章之浩立即决定走人，这种女人惹不起。等到那个女人再走

过来，他果断地说，对不起，我有点急事要马上赶回公司。然

后匆匆地走了。他听到那个女人轻轻地说，再坐坐嘛，不要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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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嘛。他没回答，心里愤愤地说，你娘的肠子，老子不是陪你

来打电话的。

章之浩碰到这个不断打电话的女人之后，并没有灰心。那些

资料，每天都会源源不断地有新鲜血液掺进来，供他挑选的机会

太多了。这里不像小县城，翻来覆去只有那么几个。这里的女人

像韭菜，一茬一茬地冒出来，自己像个菜农，仔细地挑选最好的

菜。想到这个比喻，他禁不住笑了起来。

章之浩的运气还算不错。再来教堂时，还担心碰到那个手机

老是响个不停的女人，谁知她已经不见了，这使他避免了尴尬。

他又像上次那样，漫不经心地翻看那些资料，看着看着，一个叫

张彩彩的女人跳进了眼帘。他开始大吃一惊，以为那个图书管理

员也来到了长沙。哎呀，这两个女人长得多么像，而且，两人的

年龄跟身高也是一样，一米六八，三十三岁，只是这个叫张彩彩

的女人是技术员。

章之浩立即产生了见面的念头，服务台的妹子说，张彩彩女

士来了，在那里坐着的。

章之浩赶紧交钱，慢慢地走过去。张彩彩一手撑着脸，在想

着心事。她穿一身黑长裙，头发是栗色的，金耳环是精致的菱角

形。他又怔了怔，还真以为是图书管理员坐在那里。她的长相跟

打扮，几乎跟图书管理员不差丝毫，难道天下真有这么凑巧的事

吗？他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那个女人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也礼貌

地笑了笑，示意他坐下来。他没有想到，她说着标准的普通话，

听起来舒服极了，像一股小小的清亮的山溪水，轻轻细细地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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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不觉地就流到了他心坎里。

章之浩问，你是北方人？她点点头，说，我从小在哈尔滨生

活了十五年，然后来到了这里。两人各自谈了谈情况，这也是跟

没有结过婚的男女不一样的地方，爱情在他们这里成了以后的事

情，双方不再有盲目的冲动，以及火一般的欲望。像一块烧得通

红的铁，放在水里淬了一下，已是冷处理过了。

章之浩晓得张彩彩是离异的，前夫在湘潭，一个崽也跟着前

夫——这是他最为满意的，他害怕有个崽女在身边，说不定又像

那个图书管理员，一连把五个荸荠都塞到女儿嘴里，似乎忘记了他

的存在。有了王女士的教训，他坐了一阵，还是忍不住地问，你没

有手机？张彩彩说，你要打电话？他笑着摇了摇头。女人说，我最

讨厌那玩意儿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他顿时高兴起来。谈完了各自

的情况，两人聊起了各自的爱好跟兴趣。当张彩彩晓得他会拉小

提琴时，兴奋地说，哦，真好。然后，她脸上又流露出不无遗憾的神

色，叹息道，我从小也是想拉提琴的，可惜家里太穷了，买不起。

章之浩觉得，这一点在他俩的接触中，显得尤其重要，毕竟

找到了一点共同的话题。也许是很久没有接触女人了，他竟然有

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，又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说，那到我那里

去吧，我拉琴给你听好吗？张彩彩的心理大约也跟他一样，很久

没有跟男人来往了，起身说，好哇。他俩离开了教堂。

4

章之浩的房子只有十多平方米，从来也没有女人光顾过。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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